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60 年代臺灣國樂人的耕耘記述（四）

臺灣現代國樂的發展，在 1970 年前後，進入專業教育時期，當時諸多國樂教育家時雨春風，樂育人才，卻非科班出身，

例如梁在平、孫毓芹、李鎮東、陳裕剛、王正平⋯⋯。這些國樂名家們的出生地皆不在臺灣，卻有一個共通點，就是早

在志學之年以前，就已開始學習國樂器，並且終生奉獻於國樂教育。本期的「60 年代臺灣國樂人的耕耘記述」要介紹一

位在臺灣出生、成長，早在始齔之年即開始學習廣東音樂，在村民心中，他是位音樂神童，也是許多國樂人心中永遠不

老的頑童 — 陳勝田老師。

音樂對陳老師而言就是生活，因此在高中畢業前，他已會拉胡琴、敲揚琴、吹笛、唱曲，高中畢業後，家人覺得他應該

讀音樂系，於是他補習了一年以達到術科考試的要求，如願進入當時唯一的最高音樂學府—國立臺灣師範大學（以下簡

稱臺師大）音樂系。經由陳老師的分享，讀者可以一窺 1940-1960 年代，典型的臺灣農村社會，環繞何種音樂氛圍，一

位在臺灣中部農村長大的孩子，沒有機會接受都市國樂名家的指導下，是如何吸收不同樂種的豐沛養分，成就出臺灣的

本土音樂家、國樂教育家。

文 / 萬智懿    圖 / 陳勝田     攝影 / 吳昌儒

受師長倚重

陳老師從小個頭雖然不高，但總是出類拔萃，做事勤快又認真，

所以總是受到師長們的器重。小學三年級時，學校成立鼓笛隊，

陳老師被分配到鐵笛，鐵笛沒有膜孔，因為陳老師之前吹過日本

製的笛子也沒有膜孔，所以他看到鐵笛拿起來就吹，鼓笛隊老師

看他已能吹曲，就指定他當隊長。而同樣的經歷，也經常發生，例

如 1956 年，陳老師從臺中市立（第一）中學（現稱居仁國中）國

中部考進高中部，當時高中部學生都要編列入救國團的支隊部，

陳老師的興趣是音樂，所以加入了臺中市的幼獅國樂隊（不同於

幼獅國樂社），負責人廖遠泰先生指定陳老師擔任隊長，負責指導

隊員的技術訓練及提供樂譜，這個國樂隊成員只有 5 位，成員來

自各個學校，以演奏廣東音樂為主，肩負軍中及農村社會服務等

康樂活動，有時還搭配林仙兒舞蹈社演出。

到了大學時期，陳老師加入師大國樂社，又獲得社團指導老師孫培章先生的賞識，讓陳老師擔任師大國樂社的教學

助理及指揮，連續 3 年師大國樂社拿下救國團主辦的青年學藝競賽大專國樂組冠軍，因績效良好受邀至臺灣電視台

演出，所得酬勞又為國樂社新添樂器，壯大了樂團的規模。1967 年 4 月 1 日，陳老師雖已自師大畢業，仍帶領師大

國樂社至彰化縣參加臺灣省音樂比賽，獲得大專國樂組冠軍的殊榮。在 1960 年代，師大國樂社可說是大專國樂社

團的領頭羊。

大二時，孫老師就邀請陳老師到中廣國樂團（以下簡稱中廣）見習。1963 年「中廣」的團長高子銘先生中風，從

中國廣播公司退休，1964 年陳老師正式成為「中廣」的團員，固定參加星期一、三、五晚上的練習，還有車馬費

可領。由於陳老師的音感好，他利用休息時間主動為揚琴調音，孫培章老師見他調得又快又好，自此加發車馬費請

陳老師提早半小時到，負責全團的調音工作。陳老師對音準的高標準要求，無異是推動現代國樂發展的重要推手。

與音樂結緣

陳勝田老師於 1940 年出生，因為祖父是教唸北管漢文（官話）

的曲管先生，所以家裡擺放了許多北管傢俬，包括樂器、樂譜等

等，陳老師的父親也對北管樂很感興趣，在忙完農事後，就跟著

北管文場拉二胡的龍阿伯學習工尺譜及二胡，引發了陳老師的好

奇心與興趣，就趁爸爸務農時，偷拿二胡來玩。有一天，陳老師

又在偷拉二胡，被路過的龍阿伯發現他竟然已能拉出曲調，從此開

始教他，還說：「教你卡有效，你比你老爸學卡緊！」這時陳老師

才 7歲。

隔壁四德村有位茂仔叔，常推著腳踏車到村裡賣布。茂仔叔知道

陳勝田喜歡音樂，會刻意等他放學作伴玩廣東音樂。這些叔叔伯

伯沒有架子、不講輩分，就是喜歡跟陳老師作伴玩音樂，也一點

一點累積出陳老師的背誦曲量。以現在的科學研究來說，音樂除

了能讓左右腦平衡發展，背誦演奏音樂，更會讓人進入無我的狀

態，引發無意識的能量，促進各種學習。所以熟悉陳老師的人都

知道，他除了專於國樂，對姓名學、木作、製笛也都很有一套，

這可能跟他從小即背誦演奏音樂，專注力特別好有關。所以即便陳

老師今年已 82 歲，他的思辨力、邏輯反應，仍與筆者 40 年前認識

的他毫無二致。

陳老師 9 歲時拉吊規仔及敲揚琴照片。（陳老師提供）

1983 年為擔任北市國客席指揮拍攝。

1963 年帶領師大國樂社國樂團參加救國團舉辦的青年學藝
競賽，獲得大專國樂組冠軍。（陳老師提供）

汐止新山夢湖吹笛，攝於 2022年 3月 21日（攝影 : 吳昌儒）

從《昔日》到《毋忘在莒》 ― 訪陳勝田老師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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另一次的拼曲事件，是幼獅國樂隊的黃姓伙伴，請陳老師到基隆為親戚助陣拼曲，因為親戚拼曲連輸了好幾次，他們的

對手是位教廣東音樂的廣東籍師傅。這次拼曲的方式是輪流起頭，另一人跟奏，就這樣一來一往的從晚間八點演奏到午

夜，陳老師用盡了所有的廣東樂曲，眼看著就要輸了，突然他心生一計奏起了「淡淡的三月天⋯⋯」，廣東師傅愣住了，

立刻質問陳老師演奏的是什麼曲子？陳老師說是學校教的《杜鵑花》，因為廣東師傅接不下去，就說了聲「不玩了」，結

束了這場拼曲。這個結果讓黃同學的親戚大有面子，他們將陳老師扛上肩膀，歡天喜地的抬著他去吃宵夜慶功。

從《昔日》到《毋忘在莒》

1960 年時，全臺僅 15 所大學，名額僅 2 萬 6 千餘人可擠進大學的窄門，更何況音樂系的第一志願—臺師大，更是難考。

由於臺中幼獅國樂隊的活動頻繁，陳老師常需請公假表演，影響到課業，第一年大學考試失利，他就到草屯中興廣播電

台，每日下午為歌仔戲節目現場揚琴伴奏，時間長達半年。一般人受挫容易屈服、安於現狀或好逸惡勞，但陳老師沒有，

當他知道了術科考試要考鋼琴、視唱、聽寫，他開始補習這些科目，第二次考試，他的聽寫考到滿分。為了這個考試，

他還曾大病一場，所以他在 1969 年所創作的第一首國樂合奏曲《昔日》時，即在描述他重考、受挫、努力奮發的心路歷

程。此曲後來為配合政府推行「毋忘在莒」運動，由孫培章老師將《昔日》更名為《毋忘在莒》，並在快板樂段加入牛角

吹號角，象徵衝鋒陷陣的火牛陣，此曲在 1970及 80年代是火紅的國樂曲。

陳老師對每一件都是全心投入、全力以赴，就如製笛這件事，臺灣製笛名師林谷珍就曾說過：「陳勝田老師製作的竹笛品

質最好，音準與竹材都講究，相當好吹。」可惜陳老師僅在 1976-1983 年間製笛，他因為笛子需要上漆，家中都是甲苯的

氣味，陳老師顧慮到孩子的健康，所以放棄製笛。

聽陳老師說故事，不由得在心中浮現了「超越」二字，陳老師在音樂的路上不斷超越自己，突破舒適圈，所以有今日不

凡的成就，因為追求超越，音樂從興趣變成職業最後成為了志業。心理學家馬斯洛晚年（1969 年）提出 Z 理論，即是對

需求層次理論的超越。人們在基礎需求得到滿足後，自會產生更高層次的追求，而音樂最容易體驗「忘我」的高峰經驗，

屬於最高的層級。陳老師是從臺灣傳統民間音樂開始學習，音樂豐富了他的生活，他讓生活裡有音樂，因為不斷的自我

超越，他豐富了音樂並在音樂裡生活。分享了陳老師學習音樂的故事，他勉勵了我們做事要專心一致，遇到挫折不要氣

餒，除了在正職工作外，可以多培養一、二樣嗜好，因為嗜好的成就，不會亞於專職的工作喔！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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難忘的拼曲經驗

1949 年為慶祝臺灣光復節，在霧峰派出所前舉行戲劇比賽，當時南管、

北管、歌仔戲、布袋戲各團隊，皆派隊參與競賽。中部的北管曲館分

為「軒派」及「園派」，茂仔叔帶著 9 歲的陳老師代表園派曲館來參

加盛會，場面熱鬧非凡。但主辦方有規定，入夜 12 點之後不可敲打

鑼鼓及吹奏嗩吶，只能演奏細曲。是夜 12 點剛過，其他團隊皆一一

熄燈，此時陳老師被抱上了四方桌上的椅子，拉奏殼仔弦唱北管細

曲【百家春】、【春景】、【南詞】、【北將軍令】等曲牌，周圍人群受

到吸引，逐漸靠攏過來，嘖嘖稱奇這麼小就能自拉自唱北管細曲，每

逢曲畢，就有紅包獎賞掛在他的胸前。後來陳老師的父親就用紅包裡

的錢，買了揚琴及喇叭弦給他。

臺中稱廣東音樂樂譜為「廣東串」，常演奏的樂曲有《餓馬搖鈴》、

《平湖秋月》、《小桃紅》、《雨打芭蕉》、《三潭印月》、《連環扣》等，

當時稱為國樂。從清代時期起，軒派與園派的曲館即經常發生「軒園

咬」的拼館事件，在陳老師的記憶中，有兩次演奏廣東音樂的拼曲情

事，最令他難忘，一次是在中學時期，隨救國團支隊部的軍中服務隊

至臺中干城勞軍，當時他帶的是喇叭弦，遇到一位廣東籍的軍官跟他

拼曲，最後甚至還出難題，將手帕輕蓋住揚琴弦面彈奏，接下來就輪

到陳老師，從沒試過覆蓋手帕演奏揚琴的他，硬著頭皮試試看，結果

也順利的完成演奏。

左：2022年 3月 21日攝於拱北殿。（攝影 : 吳昌儒）/ 右：2018年 3月 31日陳老師參加「琴園三十‧竹語天籟」與林谷珍合影。（陳老師提供）

左：1964年陳老師正式參加中廣國樂團，擔任吹奏簫笛工作。/右：1967年凌波與席靜婷來臺在第一酒店演唱，與孫培章老師（右一）合影，陳老師（左一）
指揮中西樂團演出一個月。（陳老師提供）

《昔日》收錄於《風雲際會》唱片專輯中，後更名為《毋忘

在莒》（陳老師提供）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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